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皎平渡口：
巧渡金沙江，中
央红军摆脱数
十万敌军围追
堵截

在云南省禄劝县皎

平渡镇，金沙江穿山越岭

至此，江面收窄、流速放

缓。这里自古便是滇北

通往川南的重要水上通

道，因1935年红军惊心

动魄的渡江行动而载入

史册。

在禄劝杉乐红军长

征纪念馆展板上，一份

《关于我军在皎平渡速渡

河的指示》再现了1935

年5月5日的紧迫时刻：

“务必不顾疲劳，于七号

兼程赶到皎平渡，八号黄

昏前渡完毕，否则有被敌

隔断危险。”

皎平渡镇宣传干事

吴建全介绍，当时，中央

红军四渡赤水、挺进云南

后，国民党数十万大军南

北夹击，企图将红军围歼

于金沙江以南。金沙江

浪大水急，险滩密布，若

不能快速渡江，红军将面

临被压于深谷、遭敌歼灭

的危险。

1935 年 5月 9日，

中央红军3万余人，在当

地船工的协助下昼夜抢

渡，顺利渡过金沙江。

巧渡金沙江，中央红

军摆脱了数十万敌军围

追堵截，粉碎了敌人围歼

红军于川、黔、滇地区的

计划，实现了北上渡江的

战略方针，是红军长征中

声东击西、避实击虚的一

次精彩军事行动，是一次

变被动为主动的光辉战

例，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

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金沙水拍云崖暖。”
站在云南省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新皎平渡大桥

上向北眺望，毛泽东同志《七律·长征》中的这一句
诗，镌刻在对岸四川省会理市的崖壁上，鲜红夺目。

桥下，金沙江水面宽阔、碧波安澜。很难想象，
90余年前，这里是“自古金沙不夜渡”的天险。

1935年5月，中央红军数万人仅靠几条木船，
在37名船工不分昼夜的摆渡下，摆脱国民党军队
围追堵截，顺利渡过金沙江，出滇入川，取得了战略
转移中的重要胜利。

2020年，随着中国第四大水电站——乌东德
水电站下闸蓄水，老渡口沉入江底。群山耸峙间，
全长600多米的新皎平渡大桥横跨川滇，天堑成通
途，惊涛化作平湖。但那段红色传奇，从未走远。

7月22日，湖北日报“红军渡口 桥见信仰——
十五省区市大学生行走的长征思政课”全媒体报道
组走进禄劝县，在船工后人、红军村村民的讲述里，
感受信仰的力量与传承。

在“老船工之家”试穿草鞋
体会到红军经历的苦难

从皎平渡镇出发，沿盘山公路翻越几道山岭，
驱车30多公里，便到了乌东德镇金瑞二社区。

这里是2019年为支持乌东德水电站建设而
建的移民安置点，原皎平渡口的850余名村民搬
迁至此。

楼房整齐排列，水泥路宽阔整洁，许多民居门
前挂着相同的牌匾——“老船工之家”。这些院落，
既是老船工后人的新家，也做研学、餐饮和住宿。

裴新会家的“八营地”，就是其中一户。
她是老船工张朝满的外孙女。张朝满是当年

37名船工中年纪最小、最后一位离世的。从小，裴
新会就听着外公的故事长大。她家餐厅墙上，挂着
祖孙合影和渡口老照片；小院里，老式木船、草鞋、
斗笠等依次陈列。

那艘木船，她花了一个月时间才找到。“有一艘
船，才有纪念意义。”裴新会说。

每当有客人来访，她便坐在院中，动情地讲起
那段往事。

“红军纪律严明。一位戴眼镜、用雨伞当拐杖
的首长，站在石头上讲怎么渡江，下面一下子就安
静了。”裴新会后来才知道，那位首长是刘伯承，那
块石头后来被叫作“将军石”。

红军厚待船工，日薪5块大洋，一天6顿饭，顿
顿有肉，将士们自己却只喝稀饭。37名汉、彝、傣
族船工深受感动，冒死打破“自古金沙不夜渡”的
古训。待追兵赶到时，红军早已走远，只在江边留
下几只破草鞋。

“山上的野草，配几根麻绳做成，轻便、防滑。”
裴新会从墙上取下一双草鞋。

华中科技大学萨尔瓦多留学生朱立欧好奇地
接过草鞋。他穿着袜子套进草鞋，踩到地面，立刻
皱起眉头：“隔着袜子都觉得扎脚，红军当年怎么能
穿着它走那么远？”

90年前，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也曾被同样的
问题触动。他在《红星照耀中国》中给出了答案：物
质条件极端匮乏的红军，之所以能在人力、自然乃
至死亡面前都不服输，支撑他们的，正是“令人惊诧
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我感受到了船工的勇敢，也体会到红军经历
的苦难。”朱立欧深受触动。

“革命乐观主义不是喊出来的口号，而是草鞋
磨出的血泡，是饿着肚子翻过的山，是枪林弹雨里
互相搀扶、一步一步走出来的。”武汉大学新闻与传
播学院2025级硕士研究生张轩说。

孙子带头搬离故土，曾孙投身乡村振兴
老船工后代两次选择“没犹豫”

与裴新会不同，老船工张朝禄的孙子张庆安，
把家安在皎平渡镇皎西村委会红星小区15组。这
处安置点白墙青瓦的小楼依次排开，210余名乡亲
在此落脚。

张庆安家三层小楼的客厅里，最显眼的位置是
一排老照片：皎平渡旧址、将军石、红军首长住过的
岩洞……

“这些都是我搜集起来，用手机拍摄，放大冲印
出来的。搬离老家了，留个纪念。”张庆安说。

照片旁边，张庆安的母亲、90岁的蔡凤珍安静
地坐着。她是37名船工的后代中，年纪最大的一
位，常有研学团队来看望她。她只是一遍遍介绍：

“他们是认准红军好，才拼了命去撑船。”
先辈为革命舍命，后人为国家舍家。张庆安在

皎平渡口住了40多年，原本日子安稳。2019年，
乌东德水电站建设启动搬迁，他是第一批在安置协
议上签字的人。

“爷爷为红军渡江拼命，我不能丢先辈的脸。”
张庆安说。

见老船工后人带了头，村里没有发生一起搬迁
纠纷。

张庆安的儿子张富周，是一名“90后”，原本在
外地一家央企上班。2021年，听说村里缺村干部，
他没跟父亲商量，辞了职，回来参选。

“我爸签字同意搬迁，没犹豫。我选择回村，也
没犹豫。”如今担任皎平渡镇杉乐村村务监督委员
会主任的张富周说，他的愿望就是建设好家乡。

四代人，四次选择：船工张朝禄拼了命为红军
撑船渡江；儿媳蔡凤珍大半辈子把故事讲给后人
听；孙子张庆安带头搬离故土支持国家建设；曾孙
张富周辞去央企工作返乡投身乡村振兴。变的是
时间，不变的是信仰。

“以前总觉得长征精神很宏大、很遥远，如今才
发现，它就藏在每一次‘没犹豫’的选择里。”听完这
个故事，云南大学新闻学院2025级本科生段骄动
容地说。

当年红军为什么去，如今游客为什么来
大学生找到了“信仰传承”的答案

“金沙江流水响叮当，英勇的红军要过江。不
怕它水深江流急，更不怕山高路又长……”在皎平
渡村干田坝组，农家院墙上随处可见《红军渡江动
员歌》等红色印记。

沿着村道往
里走，渡江院、
启程广场、

红军渡江小故事展板，红色元素正一点点嵌进这个
曾经闭塞的山村。

47岁的皎平渡村党支部书记李红兵，在村里
工作20多年，亲历了这个偏僻山村如何被“看见”：
小村年接待游客约10万人次，村集体经济从零增
长到年收入三四十万元，村民人均年收入达到1.8
万元。

“每年有10万人翻山越岭而来，为什么？”武汉
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25级硕士研究生刘畅望向
远处层叠的山峦，像是在问这座村子，又像是在问
自己。

她说，90多年前，红军翻山越岭，是为了“去”，
去突破封锁，去北上抗日，去为这个民族搏一条出
路；90多年后，人们绕很远的山路而来，是来听一
段故事，来回望一段历史，来传承一种信仰。

她在笔记本上郑重写下答案：“当年为信仰而
去，今天为信仰而来。”

“红军靠的是木船和勇气，建设者们在江上写
下的，是另一种答案。”张轩说。乌东德水电站是

“西电东送”的重大工程，在他看来，90多年前红军
征服的是自然天险，今天建设者征服的是世界级水
电工程的技术天险。

横跨江面的皎平渡大桥，同样诉说着这里的变
迁：1991年5月，皎平渡大桥建成通车，结束了当地
靠摆渡过江的历史；因乌东德水电站建设，原大桥
被淹没，新皎平渡大桥于2020年1月建成通车，续
写着新时代的红色记忆。

江水滔滔，歌声未歇。
渡口，在90多年间有了新的模样。

当年爷爷撑船送红军过江 今日孙子带头搬离故土

红军渡口建起世界级水电站
文/图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李婷 曾雅青 李朝霞 张双双 张竞恒 刘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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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发之前，我对长
征只抱着一种朴素的期
待：想从亲身经历中，学
到书本上没有的东西。

船工后人裴新会保
存着老物件，免费给大
家讲述家族的故事。我
试穿了草鞋，听她说起
祖辈，还有搬迁之后一
家人越来越好的生活。
她温和讲述的故事，让
我感受到普通人的勇
敢，也体会到红军经历
的苦难。

在皎平渡镇，我们
还和当地人一起下地摘
菜，欣赏美丽的农村风
景。最让我难忘的是，
站在新皎平渡大桥上，
望着宽阔的金沙江，我
的心里很受触动。当年
红军只能靠小木船冒险
渡江，现在大桥稳稳连
接两岸，危险的江河已
经变成通畅的大道。

我们参观了禄劝杉
乐红军长征纪念馆。馆
里的老照片、旧物件和
绘画，记录了红军两次
经过禄劝，为渡过金沙
江作准备的往事。走在
展品之间，我可以想象
红军的艰难处境，也感
受到村民与红军之间的
无比信任。

红军巧渡金沙江
纪念碑

▲ 位于四川省会理市与云南省禄劝
县交界处金沙江峡谷中的新皎平渡大桥。

▲在“老船工之家”八营地，墙上挂有老
船工张朝满和外孙女裴新会的合影。


